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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二编第二编第二编．．．．物化物化物化物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与社会关系 

1．．．．“商品商品商品商品”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 

a.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消费消费消费消费、、、、分配分配分配分配、、、、交换的交换的交换的交换的“总体生产总体生产总体生产总体生产“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 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

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 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 商品社会) 里最简单、最普

遍、最基本、最常见, 最平凡, 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

个最简单的现象中( 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 中) 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

切矛盾( 或一切矛盾的胚芽) 

（《列宁全集》第2卷第712-713页）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地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

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

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对生产一般适用的

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

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

别。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6、44 页）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

——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

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

再说。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



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 

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

生产的总体。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3 页）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著生产的对

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

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

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

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

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

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

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著生产。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9页)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

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作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

之内。 

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

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

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

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于生产，

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

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１）如果没有分工，

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２）

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３）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

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



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当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9页)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

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 18 世

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宾逊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

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

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

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

这倒是对于 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 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

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

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 18 世纪的个人，一

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 16 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

而在 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

人是一种理想，他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

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

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

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 18 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上，

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

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

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

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

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

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符

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

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

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4页) 

 

 

 

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随着劳动过程

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 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

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 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 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

能。 

 

 

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

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 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 就不再

适用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56 页） 

 

 

 因此, 在工场手工业中, 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 是以

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400 页） 

 

 

b. 资本生产和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生产和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生产和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生产和积累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我们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发展中，那个只是必须再生产和保存的价值量，甚至在所使用的劳动力不变

的情况下，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总量，还会增加

得更多。而追加劳动——通过对它的占有，这种追加财富能够再转化为资本——

并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的量，因为

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同生产资料的价值发生关系，而是同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

发生关系。然而，资本的积累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

力的一个物质手段。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增加已经包含工人人口的增加，包含



同剩余资本相适应、甚至大体说来总是超过这个资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的创造，

即过剩工人人口的创造。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这会发生双重

的作用。一方面，这会提高工资，从而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

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另一方面，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

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相对

过剩人口；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又成为使人口实际上迅速增加的温室，因为在资

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因此，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它只是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的性质来看，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用来转化为资

本的已经增加了的生产资料的量，总会随时找到相应地增加了的、甚至过剩的可

供剥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经

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从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的绝对量，都必然会增加。

但是，同样一些生产规律和积累规律，会在不变资本的量增加时，使不变资本的

价值同转化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相比，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起来。因此，

同样一些规律，会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而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43-144 页）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

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

本积累。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

10000镑的资本，其中 4/5 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 1/5 用于工资。假定他每

年生产棉纱 240000磅，价值为 12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 100％，剩余价值

就包含在 40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 1/6，价值 2000

镑。这 2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 2000镑的价值额。

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

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 2000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 4/5 去购买棉花等物，1/5 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



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

于是，这 2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 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

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变成货币，那末资本价值就又取得

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

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

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

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

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象其他

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

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

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

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

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

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

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

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

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

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

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

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

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

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

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

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



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

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

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

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

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

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

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

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

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当发达国家的人口开始下降，或者与

资本的发展需要相比是相对地下降了，那么，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对资本家来说，

就是必须的了。而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决不会放弃通过移民程序，如签证、工作

许可、居留权等等来敲诈移民的机会。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等等

的老故事。10000镑原有资本带来 2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

新的 2000镑资本又带来 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

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 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

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

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

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

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36-638

页） 

 

 

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

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

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因此，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方面经常存在着资



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经常存在

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

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活新的一代有劳动

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殖起来，

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

大的规模再生产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

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资本

关系，那就是在一端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端再生产出

更多的雇佣工人…… 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可是，由于机器

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

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

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

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

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

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

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

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则相对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

备军也就越大。但是与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产业后备军越大，则经

常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穷困与其劳动的痛苦成反比例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

最后，工人阶级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扩大，则官方正式认为应予救恤的贫

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规律。”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书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 270 页） 

 

c. 形成史分析形成史分析形成史分析形成史分析：：：：原始积累与现代殖民理论原始积累与现代殖民理论原始积累与现代殖民理论原始积累与现代殖民理论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

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

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



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

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

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

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

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

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

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

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

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

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

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

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

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

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

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

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

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

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

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

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

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

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

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

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

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

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



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

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

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

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

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

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

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

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

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

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

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

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

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

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1-783 页）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

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

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

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

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4 页）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



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

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

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

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

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

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

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

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

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

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

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

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

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05-806

页）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

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被变成商业性地措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

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

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

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

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

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

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

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



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

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

济力。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

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

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

比拟的。”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

“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

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

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

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

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

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

家人分离。”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１６４１年总督

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２１８７５镑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

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１

７５０年有８万多居民，而到１８１１年只有８０００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

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

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

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

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

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

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

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

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 

沙利文以４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６万镑转卖

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

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１７５７年到１７６６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



度人赠送了６００万镑！在１７６９年到１７７０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

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

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

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

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

徒，１７０３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

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４０镑；１７２０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１００镑；

１７４４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

一个１２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１００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１０５镑，每

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５０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５０镑！数十年

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 

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

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

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

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

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

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１６４８年就已达到了它的

商业繁荣的顶点。它“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

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

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１６４８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

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

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期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

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

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822

页）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

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

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

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

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8-829

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

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

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

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

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

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

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

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

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

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

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

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

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

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

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

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

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

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



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

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

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

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

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

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

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

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

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

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

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

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

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

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

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

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

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

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

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

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

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

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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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



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

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

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

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

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

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

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

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

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

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

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

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

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

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

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

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

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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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

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

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

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

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每个人能随意



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

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

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

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

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

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

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

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

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

场所”呢？资本家在这里也可以“节欲”，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节欲”

并不是资本家可以有所收获的正当理由。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

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

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

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

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

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

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

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

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

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

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

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

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

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

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才是共同富裕。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

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



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

爱·吉·威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

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

且没有保证”。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

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

财富。”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

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

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

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

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

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

出条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

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可见这种

从属关系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然规律。 

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

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

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

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

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

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

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

滞下来并且沉淀下“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

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握这



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

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

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

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

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

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

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

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

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

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

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

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

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

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

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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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值理论的核心意涵价值理论的核心意涵价值理论的核心意涵价值理论的核心意涵 

a.货币的价值性货币的价值性货币的价值性货币的价值性 

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

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

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

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



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

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

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

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

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

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

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

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

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

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

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

媒介。因此，这个媒介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媒介相脱离的人也

就穷到什么程度。 

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

人。<br>  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

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 

但是，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

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5]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  

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

然发展到交换〔ⅩⅩⅤ〕，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

展到价值。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

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

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因为进行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来互相

对待，所以物本身就失去人的、个人的财产的意义。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社会

关系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有财产是自身异化了的。因此，这种

关系的独立存在，即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

抽象。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0 页) 

 

 



b.商品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张力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张力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张力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张力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

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

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

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

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

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

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

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

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

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

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

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

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

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

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

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

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

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

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

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

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

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

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

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

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

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

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 件上

衣的价值比 10 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 

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

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

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

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

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

量，那末，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c.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张力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张力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张力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张力 

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

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

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

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

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具有的那些

特性。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

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马克思把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具体劳动是有用劳动，它创造

使用价值，“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抽象劳动是“把生产活动的

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即“人

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正是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形

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写道：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

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

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

值。” 

“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

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

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

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

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

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

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

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物化表现，那末，说劳动是交换价值

的因而也是财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成来说）的唯一泉源，就是同义反复。但是，

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 

财富之母。”贝克莱主教问： 

“四大原素和包括在其中的人类劳动难道不是财富的真正泉源吗？” 

美国人托马斯·库伯通俗地解释说： 

“从一块面包中抽掉耗费在它上面的劳动，抽掉面包师、磨坊工、农夫等等

的劳动，还剩下什么呢？不过是一把对人没有任何用处的野草籽而已。” 



所有这些见解所说的，都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而是作为物质

财富源泉之一的具体劳动，总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既然这里的前提是商

品的使用价值，那末，这里的前提也就是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效用并

合乎一定的目的，而从商品的观点出发，这也就充分无遗地包含了对于当作有用

劳动的劳动的一切考虑。面包作为使用价值，使我们关心的是它作为食品的属性，

而决不是农夫、磨坊工、面包师等人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由于某种发明减少了，

这个面包的用处仍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丧失它的

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

性上，而作 

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生产交换价

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

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

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

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

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

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以裁

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

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

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23 到 25

页） 

 

 

d.剩余劳动价值的社会学意涵剩余劳动价值的社会学意涵剩余劳动价值的社会学意涵剩余劳动价值的社会学意涵：：：：时间时间时间时间、、、、空间与总体性剥夺空间与总体性剥夺空间与总体性剥夺空间与总体性剥夺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

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



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

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

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

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

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

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

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

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

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

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变革，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

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所有既有的经济范

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

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

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

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

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

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

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

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

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

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

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区分为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样才能极其详尽地叙述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

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

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

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

二册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册更是这样。马克思还

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



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

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

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

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79-281页） 

 
 

工作日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

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

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

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

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

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

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59-260

页） 

 

 

资本同货币贮藏共同具有无限的自行致富的趋势。因为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

劳动，资本必然具有无限的增加剩余劳动的要求。由于资本对耗费在、物化在工

资中的劳动作了支付，资本力求收回最大量的活劳动时间，也就是超出再生产工

资即再生产工人本身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之外的最大量的

剩余劳动时间。关于资本在这方面的无限扩展，它的全部历史已作出证明。这种

趋势到处都毫无掩饰地显露出来，只是一部分由于身体条件，一部分由于社会性

质的阻碍（是这种趋势本身造成的）才受到制约，关于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进一

步研究了。这里只是确认这种趋势。在这方面，把英国现代的工厂生产同多瑙河

沿岸各公国的徭役劳动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51]。一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

一种是最野蛮的农奴制形式，但这两种形式同样明显地表现出：占有他人的剩余

劳动是发财致富的直接源泉。在工厂生产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有些

特殊情况使劳动时间违反自然地延长，使它超出自己的自然界限，这些情况只有

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把瓦拉几亚的徭役劳动同英国的雇佣劳动相比较时，应注意下面这一点。如

果工人每天的总劳动时间是 12或 14小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都只

是 10小时，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在六个工作日中提供 6×2即 12小时的

剩余劳动，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提供 6×4即 24小时的剩余劳动。工人为资本家劳

动六天，在第一种情况下有一天没有得到等价物，在第二种情况下有两天没有得

到等价物。事情就会是这样：一年当中，每周工人要为资本家劳动 1、2或ｘ天，

其他几天为自己劳动。这就是在徭役劳动例如瓦拉几亚的徭役劳动的条件下[剩

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借以直接表现出来的形式。从本质来看，两种情况中

的一般比例是相同的，尽管形式即比例的媒介不同。 

  

然而，单个个人每天的劳动时间的长度受到自然的限制。除了饮食所需要的

时间以外，劳动能力及其器官还需要睡眠、休息和间歇，得到安静，否则就不能

继续或重新工作。一日本身可以看作劳动持续时间的自然尺度，如在英国，也就

把 12 小时的一日称为“工作日”。但是，工作日的界限是不固定的，我们发现，

在各种不同的民族中，在同一民族的某些特殊工业部门中，工作日从 10至 17（18）

小时不等。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可以变动，例如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睡觉。或

者工作日可以分为白天和夜晚两部分。例如我们发现，在莫斯科的俄国工厂中，

24小时昼夜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英国棉纺业初期的情况一样）。但是实行的

是工人两班制。第一班在白天劳动 6小时，然后第二班接替，接着第一班在夜晚

又劳动 6小时，接下去的 6小时又由第二班接替。或者（如象要引用的女时装工

的情况，以及面包师的情况）可以一班接一班连续干 30小时，然后才休息等等。  

  （这里举出的）关于榨取劳动时间的例子也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例子中明

显地显露出，价值即财富本身简单地归结为劳动时间。 

    我们看到，资本家按照等价支付劳动能力，以及超出劳动能力的价值使

用劳动能力，与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商品根据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

例，或者说根据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这

种活动并不矛盾，相反，是由于这里出售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而产生的。

因此，资本家对劳动能力使用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把劳动时

间延长到什么界限，看起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就是说，不是由关系本身的性质



决定的。 

  换句话说就是：活的剩余劳动量，从而资本用一定的、由劳动能力本身的

生产费用决定的物化劳动量交换来的活的总劳动时间的量，看来不受这种经济关

系本身的性质的限制，就象买者使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方法不是由买和卖的一般

关系决定的一样，相反，剩余劳动量并不取决于这种经济关系。而这里以后产生

的界限，例如从供求关系，或者从国家干预产生的经济界限等等，看来不包含在

一般关系本身中。 

  但是，应当考虑：在资本一方是对劳动能力的使用（或者正如我们过去所

说的劳动能力的消费。劳动能力的消费同时是价值增殖过程，是劳动的物化，这

正是劳动能力的性质），在工人一方就是劳动，从而就是生命力的消耗。如果劳

动超出一定的持续时间而延长，或者说，劳动能力的使用超过一定的程度，那么，

劳动能力就不能得到保存，而是暂时或最终遭到破坏。 

  

    例如，如果资本家今天让工人劳动 20小时，那么，明天工人就无力在正

常的 12 小时劳动时间内劳动，也许根本就不能劳动。如果在较长时期内从事过

度的劳动，那么，工人本身，从而他的劳动能力，本来也许可以维持 20年或 30

年，现在也许只能维持 7年。例如，众所周知，在北美南方各州在轧花机发明以

前，奴隶在田间劳动 12 小时之后必须完成两小时的把棉花与棉籽分离开来的手

工业劳动（家庭劳动），这就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减少 7 年。现在古巴仍是这种情

况：在那里，黑人在 12小时的田间劳动以后，还要从事 2 小时制糖或加工烟草

的手工业劳动。 

  

    但是，如果工人按照价值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这种假定是我们研

究的出发点，正如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售的，——那也就是假

定，工人每天得到使他能够作为工人照旧活下去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说，在第二

天（不谈年龄的自然增长带来的耗损，或者他的劳动方式本身带来的耗损），工

人同头一天处于同样正常的健康状态，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或得到保存，也

就是说，在一定的正常时期例如 20年内能够象头一天那样重新使用。 

  可见，如果剩余劳动发展为过度劳动，从而使劳动能力的正常持续时间强



制地缩短，暂时地取消，也就是受到损害或完全摧毁，——那么，这些条件就遭

到破坏。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使用——如果他按照劳动能力的价值出卖劳动

能力——交给[资本家]支配，但是支配的程度只能限于：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不

被破坏，而且工资使工人能够在一定的正常平均时间内再生产和保存劳动能力。

如果资本家超出正常的劳动时间使用工人，他就破坏了劳动能力和它的价值。但

是，他只购买劳动能力每天的[Ⅲ—101]平均价值，因此不可能买到劳动能力除

了这一天之外还在下一天所具有的价值。或者说，他在 7年中没有买到劳动能力

在 20年中所具有的价值。 

  因此，一方面由劳动能力这种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可以得出它的消费本身

就是增殖，就是价值的创造，而另一方面，由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可以得出

劳动能力可以被消费、被使用的程度必须限制在一定的界限内，以便使劳动能力

的交换价值本身不被破坏。在这里，即我们假定工人按照价值出卖劳动能力的地

方，我们还假定，全部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不超过正

常工作日，我们假定这个工作日是 12、13或 14小时，工人在这段时间内劳动，

在一定的正常平均劳动时间内，能够维持具有通常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状况的

劳动能力，并且每天把它重新再生产出来。 

  但是，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一般关系本身中的二律背反。二律

背反产生于：一方面，除了绝对阻止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一定持续时间的自然界

限外，从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劳动能力的出卖——不会产生剩余劳动的界

限；另一方面，只是在劳动能力作为劳动能力得到保存和再生产的范围内，也就

是说，只是在劳动能力的价值在一定的正常时间内得到保存的范围内，才出卖对

劳动能力的使用，因此，只要剩余劳动破坏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超过某种不固

定的界限的剩余劳动就同那种由工人出卖劳动能力所决定的关系本身的性质发

生矛盾。 

 我们知道，实际上，一种商品是低于或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取决于买者和

卖者的力量对比（这种对比每次都由经济决定）。同样，工人在这里是否提供超

过正常量的剩余劳动，取决于工人能够对资本的无限贪求进行抵抗的力量。然而，

现代工业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的无限贪求从来不会由于工人的分散的努力而受

到约束，而斗争必然首先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从而引起国家政权的干涉，直到



每天的总劳动时间规定一定的界限（到目前为止，主要只在某些部门内）。也许，

人们会想，正如奴隶主被迫以新买来的黑人代替他已使用了假设 7 年的黑人一

样，既然工人阶级的长期存在是资本的基本前提，所以资本不得不再次为工人本

身的迅速消耗付出代价。单个资本家Ａ可以通过这种“非蓄谋的杀害”发财致富，

而资本家Ｂ或整整一代资本家Ｂ也许必须为此支付费用。但是，单个资本家经常

背叛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历史表明，经常的人口过剩

是可能的，虽然这种过剩人口的人流是由世世代代的生命短促的、交替迅速的、

所说的未老先衰的人们汇合而成（参看威克菲尔德著作的有关地方）。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1861-1863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203-209 页） 

 

 

 

 

 

e.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生产、、、、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 

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

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

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 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

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

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危机中,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

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 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

障碍;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33- 434 页)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



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

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

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

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

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

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

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

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

——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

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

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

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

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

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

治。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具有两种不

同的形式。起初，由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很少，这些金属是出口的；另一方面，工

业，即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从

国外引进的工业，没有特权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

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

到全国。关税产生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即客商交的免

遭抢劫的买路钱。后来各城市也征收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

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

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所有这一

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不可缺少货币，为充实国库起见，



它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刚刚投入市场的大量

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买卖的主要对象；过去的特权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

且可以用来卖钱；在关税法中有了出口税，这种税只是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纯粹

是以充实国库为目的。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商业和航运比

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

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

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

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

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

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 

对工场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

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

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

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和殖

民实力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

最广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

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

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

同时，它的经营方式，特别是18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式，使它和广大的个人的

生活条件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

竞争。因此，工场手工业就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来说，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扩大

或收缩，而它对商业的反作用，相对来说是很微小的。这就决定了工场手工业的

次要作用和18世纪商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迫切地要求国家保

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

说，他们始终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

并带有大资产阶级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势力占统治。参看艾

金等。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平托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贸易是本世纪的嗜

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 



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对来说总还是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

各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单独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除；生

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刚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

地妨碍了流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商方式都具有斤斤

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当时的商人同手工工场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

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

们仍旧是小市民。见亚·斯密。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法令的废除，货币经营业、银行、

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和有价证券投机，各种物品的投机倒把等现象的出

现以及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自

然性质。 

  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

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

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

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

—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

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

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

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 年的

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

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

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

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

段)，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

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

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

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

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

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



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

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

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

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

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

是自动化体系。［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

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

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

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

用。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

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

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

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

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

受的东西。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

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

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

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

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

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107-116

页）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 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

一个世界市场, 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

影响到其余各国。 

(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361- 362



页)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

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同时, 工

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 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252 页)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ｈｅｉｍａｒｍｅｎｅ，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运。

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他们指的是使人的意志和愿望终成泡影，使人的一

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是从那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

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可以理解的

形式，而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

样一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为认识自己

本身的必将灭亡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运、天意，这就是生产和交

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 

( 恩格斯：《美国的总统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388 页)  

 

 

对外贸易的扩大, 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

基础,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 由

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 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第264 页) 

 

 

只有对外贸易, 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 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 抽

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 

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

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



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

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 

(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3 册第278 页) 

 

 

只有在世界市场上, 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 这种商品的

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

的概念相适合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163 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 卷第348 页) 

 

需求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它的普遍推广—— 首先取决于世界各国相互间

对产品的了解。如果说, 在发展过程中, 需求创造贸易, 那么, 最初的贸易又是

由需求创造的。需求是贸易的物质内容 交换对象的总和,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

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 同样是扩大需

求—— 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需求的增长, 直接和首先以各国现有的产品相互

进行交换为保证。需求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等等, 而带有广泛扩展的性质。

这样, 各国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一或那一国家居民的消费。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第

382 页) 

 

交换,,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 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

依赖的部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390 页) 

 

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 同样, 它也具有创造越

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



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

中。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第391 页)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及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

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

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

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

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33 页） 

 

 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下第 813 页）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

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

会生产关系之间的不断的矛盾。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下第 756 页）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而这同市场的扩

大，同世界市场的建立，因而同对外贸易有极为重要的联系。 

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

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

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第 481 页） 

 

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

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83页）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 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 在生产一

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

动。在一个国家内, 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 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

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 情形就不同

了。国家不同, 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 有的国家高些, 有的国家低些。于是

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 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 强度

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 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 

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3- 614 

页)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牛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

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从金融上、产权上, 有

的甚至从生产上, 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

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 他们实际上甚至已经把最自由的共和国

变成了金融君主国。 

(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15- 316 页》 

 

 



3．．．．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 

a.物化生产与物化的社会关系物化生产与物化的社会关系物化生产与物化的社会关系物化生产与物化的社会关系 

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

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

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89-395 页）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

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

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

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

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

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

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

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

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

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

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

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

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末，劳动的量

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

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最

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国

内生产总值 GDP 这样一些统计指标，是对一个社会中具有社会形式的劳动的统

计，而非对该社会全部劳动的统计。因此，提高一个社会全部劳动中社会形式劳

动的比例，即使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不变，该社会的有关统计指标也会提高。比



如，两个人各自给自己做饭，那么做饭这种劳动及其产品是不统计入 GDP 之中的；

但如果他们互相给对方做饭，并收取相应的劳务费，缴纳相应的税收，就使得做

饭这种劳动具有了社会形式，从而使这种劳动及其产品进入 GDP 的统计之中。既

然一个社会中的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即由该社会的全部劳动形成的，因此

GDP 的高低并不与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相一致。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在某

些时候和某些地区，自己给自己做饭也是要纳税的。 

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

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

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

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

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

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

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

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

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

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

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

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

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

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

开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 89页）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象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

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

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

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

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

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

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

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

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

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

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

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

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

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

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

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最神圣的信条——“看

不见的手”原理所想说而又没能说清楚的道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是指，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

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

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

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

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

其实，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生产者要想满足他本人的多种需要，即追

求他个人的安乐和利益，就必须使得他的私人劳动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能

够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别人有用从而对社会有用的私人劳动去与别的对他本人有

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当然，资本家用的不是他本人的私人劳动，而是他剥削来

的别人的私人劳动用追求他的骄奢淫逸。简单的道理，一到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家

手里，就变得复杂和不可琢磨了。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



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

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

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

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

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

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

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

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

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

象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

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

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现代庸俗经济学为了资本家的利

益，宁愿否定这个出现在马克思之前的划时代发现，宁愿倒退回在此之前的时代。

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

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所独具的这

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

永远不变的，正象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

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

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

稳固性时，它们就好象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 吨铁和 2 盎斯金的

价值相等，就象 1 磅金和 1 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

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作为价值量发生作用

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

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

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 



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

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

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

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

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

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

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

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坚持把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这种假象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

破译现代庸俗经济学中隐含的假象，直接吸取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合理部分，发

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

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在数学史上，是先有积分、再有微分，最后才有极限，但我们在课堂上，是先学

极限、再学微分、最后才学积分。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

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

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

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

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

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

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

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

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

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

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

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3 页） 



 

 

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

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

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

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21 页） 

 

 

 

b.物化生产与物化价值物化生产与物化价值物化生产与物化价值物化生产与物化价值（（（（人的物化人的物化人的物化人的物化））））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

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

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

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

6 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 12 小时劳动获得 6 先

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

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 6 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

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也才成为雇佣劳

动。或者工人在 12 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 6 先令，就是说，少于 12 小时劳动。

12 小时劳动同 10 小时劳动、6 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

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阐明或表述。 

从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

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既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

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

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 6 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 3 小时

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



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 3 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 6 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

所以，并不象某些新劳动价值理论所说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以往发明家的技

术剩余。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

的物化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86-587

页） 

 

 

c.作为纯粹抽象价值的货币主义作为纯粹抽象价值的货币主义作为纯粹抽象价值的货币主义作为纯粹抽象价值的货币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 x 量商品 A＝y 量商品 B 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

经存在一种假象，好象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

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

起来的。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

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

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

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

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

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

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

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

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

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

耀眼了。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之所以不能给前者——尽管它充满智慧

——带来决定性胜利，是因为，如果说，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

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



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如果说，随后走来一个有见识的、

老于世故的国民经济学家，向他们证明：货币是一种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

因而它的价值也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生产费用同需求（竞争）和

供给的关系，取决于生产费用同其他商品的数量或竞争的关系，——那么，这个

国民经济学家得到的公正反驳是：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后者归

根到底存在于货币之中，而货币又存在于贵金属之中；可见，货币是物的真正的

价值，所以货币是最希望获得的物。国民经济学家的学说甚至最终也归结为这种

明智的道理，所不同的只是他具有一种抽象能力，使他能在所有的商品形式中看

到货币的这种存在，从而不相信货币的官方的金属存在的专有价值。——货币的

金属存在仅仅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货币灵魂

的官方的、可感知的表现。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

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

在于贵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

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

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

质的某个形式。 

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越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

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是天然生长的而是人制造的，

用国民经济学的话来表达就是，它的作为货币的价值越是同交换价值或者同它存

在于其中的物质的货币价值成反比例，那么，货币作为货币——而且不仅仅是作

为商品在流通过程或交换过程中内在的、自在的、潜在的相互关系——的自身存

在就越适合于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1 页) 

 


